
■ 杨洋

他是粤水电年轻队伍的“领跑者”，入
职 16 年， 一步步成长为新疆粤水电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新疆能源公
司”）的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他叫
陈士利，是一名“80 后”基层能源企业管理
者，曾获广东建工集团“2020-2021 年度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广东建工集团 2020
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等诸多荣誉。

作为粤水电新疆公司的党总支书记，
陈士利深知党建工作对企业转型发展的
重要意义。 工作中，他认真贯彻落实广东
建工集团和粤水电的工作部署， 紧紧围
绕“两个巩固、四个聚力、四个坚持”总策
略，坚持胸中有格局、心中有事业、脚下
有方向、手中有重点。 他狠抓党建工作，
调动职工积极性， 在营造宽松和谐企业
环境的同时， 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为粤水电转型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2020 年底， 时值南疆并网最关键之
际，陈士利亲自带队，坚守一线指导工
作。 在详细了解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他
多日加班，经常忙到凌晨并重新部署其
他 3 个未并网光伏项目，连夜选派技术
能手及部分党员干部推进工程进度。 次
日，他又早早奔赴一线，投入紧张忙碌
的项目推进工作中。

冲锋在前，表率在先。 在陈士利带领
下，当年全疆 78 个需并网项目中，粤水
电新疆能源公司投建的 5 个项目全部于
年底前全容量并网发电， 成为所有在疆
企业中唯一一家全部完成任务的企业。
这样的成绩， 令同行和地方能源主管部
门刮目相看， 也为公司进一步做大新能

源装机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后续在
新疆区域参与市场竞争、 扩大资产规模
打下了坚实基础。

抓项目抓安全， 咬住目标不放松。
陈士利带领粤水电新疆能源公司加快
做大做强清洁能源板块，并紧抓发展机
遇，与新疆多家有实力的科研机构达成
合作意向，稳步提升增量。

奋斗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

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陈士利严格要

求公司落实防疫要求，全员投入“战斗”，
自己则奔赴全国多个省区催货监造，面
对困难及时应对、快速部署、加快落实。

陪女儿在公园散步， 沿着海口横沟
河健身， 是陈士利来新疆前习以为常的
生活状态。 而如今，倾力投身工作的他只
能将一份份美好深埋在心底，对同事从不
提及对家人的惦念。

“舍小家、顾大家”，直到春节来临才
想到“回家”，陈士利的爱岗敬业和恪尽
职守，同事们都看在眼里，都很佩服这个
满身能量的“拼命三郎”。 但再忙再累，陈
士利也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 业余时间
先后考取了高级经济师、 一级建造师等
诸多专业证书， 体现了新时代粤水电党
员干部“干在先、冲在前”的担当精神和
奉献意识。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 奋进者、 搏击
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
作为一名年轻的基层能源企业领跑人，
陈士利似一面飘扬的党旗， 矗立于创业
热土之上， 引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砥砺
向前， 为全面推动粤水电清洁能源板块
高质量发展书写新篇章。

（作者供职于粤水电新疆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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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权

儿时的山村傍晚，家家户户屋顶升起袅袅青烟，夕
阳西下，像一幅美丽的油画。 如今，山村人家建起了楼
房，实现了电气化，房顶上再也看不见炊烟了。 对一个
游子而言，此时走在回家的路上，思绪翻滚，有关炊烟
的一幕幕往事浮现眼前。

我家在一个小山村。 10 年前，家里东堂屋摆放着
一架香炉，逢年过节，娘都会燃上一炷香，她常说，香
炉是供奉灶王的， 好让他保佑咱家一年到头有柴火
烧。 祈愿虽美好，但一家人并不能摆脱吃“夹生饭”的
困境。 每到秋季，娘总是拖着带病的身子到几十里外
一片名叫“寒草湾”的山上打野蒿、花栗叶一类的植
物，晒干后背回家，以便过年那几天能烧上几天好柴，
接济冬春断柴的困难。

最难忘 20 年前那个冬天， 家里又一次没有柴烧
了，爹一咬牙，背起背架上了山。 快中午时，娘估算着
爹快回来，让我去接。我走了大约二三里路，真就碰上
了爹。望着他后背背架上一大摞树枝柴禾以及满脸的
疲惫，我既惊喜又心疼，可惜自己身单力薄，无法背起
背架，只好接过柴刀，跟在他后面。

爹的喘气声很大， 额头落下的汗珠洒了一路，每
次打杵歇息时，他一声“哎哟嘿”传得好远。 可就是这

样辛苦背回的柴草，却烧不了多久。
那时的老灶房是用泥土垒成的半间土坯房， 歪靠

在低矮的两间木屋旁，十分狭小。 灶台由黄土筑成，只
有一个又小又矮的灶膛， 火苗在灶膛里乱窜一阵后，
便冒出股股浓烟。灶膛通风不良，娘日日用吹火筒，吹
得她两腮酸痛。 做饭一个多钟头下来，她的双眼已熏
得通红，泪流不止。

寒来暑往，因灶烟的反复刺激，娘的眼睛经常红肿
热痛，视力也不断下降。 爹偶尔为她买些眼药，开始还
有些作用，后来也无济于事，再后来娘用药很少，只感
叹：“等将来有钱了，一定要盖一间宽敞、舒适的灶房。 ”

之后的 10 年间，我家和其他乡邻一样，充分开
发利用耕地，土地的产出率创下历史新高。 秋收后，
玉米秸、豆秸、棉花柴小山似地堆满了房前屋后，除
去牲畜饲草，光下脚料也烧不完。 冬天里，炕头总烧
得热乎乎的， 洗涮再也不用带冰碴的冷水， 就连给
牲畜拌草料、给鸡鸭和食，都能用上热水。

光阴飞逝，最近这些年，村里大力种植茶树，乡亲
们收入年年增加， 爹在电话里难掩喜悦之情：“家里都
奔‘现代化’了，做饭再也不招烟熏了……”

想着这些，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村口。 隔着车窗
朝村庄眺望，远远看到各式小楼房。直到走进村子，还
是没见到记忆中的袅袅炊烟，不禁犯起了嘀咕。

走到家门口，一股浓郁的菜香扑鼻而来。 一进屋，
便看到二姐正在电磁灶上掌勺烹炒， 俨然一位大师
傅。 “连家都不认得了？ ” 二姐猜出了我的心思，笑着
问。 “是呀，不认识了！ 闻不到呛人的烟味，真不敢认
了！”我打趣道。“咋样？比你那城里燃气灶也不赖吧？”
“不赖！ 不赖！ ”我一个劲夸道，“我那液化气灶是人工
打火，瞧瞧你这个，插上电就能用，多先进！ ”

我感慨地环顾灶房，听娘说这是她特意请工匠设
计的一间宽敞的无烟厨房。 灶房大约有 20 平方米，
贴上了雪白的瓷砖，冰箱、电磁灶、液化气灶、电饭
煲等应有尽有，临窗还装了抽油烟机，炒起菜来没有
半点油烟。

现代化的灶房，只需按动按键，就能在短时间内
做好可口饭菜，真是方便。 灶火、做饭，似乎已不再是
让人伤感的事了，烟熏火燎的日子结束了，母亲双眼
受苦的日子也画上了句号。

■ 杜文育

煤火，就是煤火炉。 在豫东农村，以前都这
么叫。

豫东不产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不
发达，煤虽然金贵，却已走进寻常人家。 俗话
说，谁家烟囱不冒烟，这炊烟，很多就是从煤火
冒出来的。

我家的煤火，是母亲用土坯、青砖以及麦
秸泥垒成的。 煤火呈长方形，1 米多高，中央是

炉膛，炉膛口小肚子大，上面有一个铁制的火
口圈，称煤火眼。 火眼外摆放着一对弧形的锅
圈，用来坐锅烧饭。 炉膛下方是风洞，用炉条
隔起来，一来通风，二来透煤渣。

炉膛两侧，各有一个暖洞，能够充分利用
炉膛的余热，烘干鞋袜。 冬天下雪，棉鞋湿
透，母亲总将我的鞋袜放进暖洞里。 第二天
起床， 穿上烘干的棉鞋温暖舒适， 跑起路
来 ，坚硬的鞋底撞击地面 ，发出清脆的 “嘚
嘚”声。

除了暖洞， 我家煤火还配有一个温水
锅———一个镶嵌在煤火左前方、 紧挨着炉膛
的小水缸。 夜里睡觉前，往温水锅里添满凉
水，第二天清晨，锅里的水早已热气腾腾。 大
冬天能够用热水洗脸， 再涂点雪花膏， 的确
是件幸福的事儿。

烧煤火是个技术活，除了煤质，关键在于
和煤。 另外，用煤火杵捅炉膛时，要由着火的
性子，透出火眼就行，不能乱捅，以防将煤块
捣塌。

那个年代，农村用不起蜂窝煤，农户烧的
都是散煤。 烧煤前，需要加入一些黑胶泥土和
煤。 黑胶泥土又叫煤土，只有在坑塘或水沟的
底部才能挖到，而且挖起来很费劲，但其奥秘
就在于有良好的粘合性。

多少煤加多少煤土，全凭经验。煤土多了，
和出来的煤燃烧性能差，煤火容易灭；煤土少
了，和出来的煤粘性不够，容易在炉膛里往下
堆，往往烧不透。

每逢雨雪后， 家家户户都用煤渣铺垫泥
泞道路。 看这些煤渣，就能分辨谁家的煤火
烧得好。 如果其中残余许多黑煤块，说明没
有掌握好烧煤火的技术，没有物尽其用。

夏季雨多， 道路泥泞， 母亲总将煤渣垫
在泥泞的路段。 土黄色的煤渣里常有碎玻璃
燃烧又冷却后形成的玻璃团， 它们颜色发
暗、表面浑圆，没有了碎玻璃的锋利，赤脚踩
也不会扎破脚。

儿时的冬天特别冷。 落雪的日子，母亲将
小凳子放到煤火台上，再将我抱上去坐下。 我
时常对着火眼，脚蹬着锅圈，双手插进棉袄袖

筒，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发呆。 锅圈里煨着几
块蒸熟的红薯，炙烤后流着糖稀，发出滋滋的
响声，香甜的味道扑面而来。

多年后，因为节能煤炉出现，煤火退出了
历史舞台。

煤炉一般放在卧室， 防煤气中毒很重要。
以前烧煤火时， 房子东西两面墙上有小窗，冬
天门窗封得严实， 唯独两个小窗只钉纱窗，不
封死，以免煤气中毒。

2013 年冬季，母亲生病，哥哥将她从老宅
接到了自己家。 新建的楼房密封好， 为防煤
气，哥哥便给煤炉安装了一套白铁皮烟囱。 有
一回，我回老家办事，正好住哥哥家，陪母亲
一晚。 临睡前，我给煤炉换了煤球，并将火口、
火门封好。

凌晨 2 点多，哥哥敲开门，进屋查看煤炉，
怕煤气泄漏。 凌晨 5 点，我醒来后感觉头疼得
厉害，确认是煤气中毒，于是急忙打开窗户，
又喊醒母亲，询问她有何不适。 也许是年迈，
她说没什么感觉。 出门前， 我特意又叮嘱哥
哥，让他检查炉灶。

返回许昌后， 我再次打电话给哥哥，让
他细致检查煤炉， 可检查数遍都没发现问
题。 后来，我又建议拆下烟囱检查，哥哥很快
在烟囱出口处发现一个麻雀窝，烟囱看似向
外冒烟，其实已经很不畅通，导致煤气回流
进了屋里。

就这样，我匆匆陪母亲住了一夜，还发现
了一个重大险情， 后怕之余又深感愧疚和不
安。 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的回报实在是
太少、太少了。

煤煤
火火
记记
忆忆

再再见见，，炊炊烟烟

□主编：朱学蕊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71��□邮箱：nengyuanren@126.com

□ 2022 年 5 月 16 日
24

我和我的能源故事·畅“享”绿生活

风风
雨雨
无无
阻阻

﹃﹃
领领
跑跑
人人
﹄﹄


